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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從哪個時候開始，香港社會變得沉重起來。  

在我記憶之中，自己成長期間很少會聽到有人說「迎難而上」。我並不是說以前香 

港人沒有克服困難的意志，而是他們不太喜歡將這類字句宣之於口。當時生活困難 

的人，大有人在；生活過得舒服的，反而只是少數。生活艱難的人不會說「我迎難 

而上」，而是埋頭工作，有的身兼數職，有的在公餘時間擺地攤、做小販。那種生 

活一定一點也不輕鬆，但總不會由朝到晚將「辛苦」兩個字掛在嘴邊。偶然有人會 

半開玩笑地呻一句「鬼叫你窮呀，頂硬上！」——但那不是叫口號。在那個年代， 

對於標語、口號，總是有點抗拒。  

理論上，它們的功能在於振奮人心、鼓動市民情緒。可是，論實際效果，經常是適 

得其反。當口號叫得愈大聲，標語嘗試傳達大道理或定下偉大的目標的時候，大家 

多少會覺得那很可疑，肯定不會照單全收，更多時候甚至會完全由反方向的角度來 

解讀它們的意思。喊口號、掛起標語，那更似是有心無力、力有不逮的表現。真正 

有實力的人，不會一天到晚大喊不怕敵人。當時，懷疑是主流的態度——對於任何 

形式的高姿態，都抱着懷疑。  

我會認為那個年代的香港社會，是反英雄主義的。貌似英雄、滿口仁義道德的人

物， 不完全可信。反而小人物、市井之徒，更有可能在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伸

手相助。 在這個城市裏，大部分市民對英雄紀念碑不感興趣。至於勞動英雄、模

範，就更加 沒有這個類別——勞動者的英雄是努力加上運氣，搖身一變成為老闆

的成功人士。 這就是說，勞動英雄的出路是走向自己的反面，不是留在車間跟勞

苦大眾一起「人 人為我，我為人人」，而是脫離原來的階級隊伍，晉身另一個階

層。當然，有機會 轉變成為另一個階級，並非如傳說般的容易。但正是這個原

因，白手興家者，廣受 大眾所尊重。  

生活在那個年代的香港人，講話時不會青筋暴現，也不會隨便「手指指」。惡言相 

向，會令人覺得沒有教養；以牙還牙，不是良好的態度。適可而止乃大家都覺得是 

彼此相處的態度，凡事留有餘地。以前不會對人家說「都係你衰先」；今時今日， 

「你不仁，我當然理直氣壯地對你不義」。一方的不是，令大家都可以亂來。  

套用時下流行的標準來看，舊時代的一套，或者會被理解為犬儒。以今天的準則而 

論，有人會覺得這愧對國家，有人認為這背棄公義。過去，以柔制剛是一種本領； 

現在，在剛性文化底下，「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去到盡」才有意義。手下留 

情是軟弱，有權用盡是「基本權利」（「唔用就笨」）。所謂「中間落墨」是糖衣 

毒藥，而有商有量是投降的代名詞。這種剛性取向，「寧為玉碎，不作瓦存」，玉 



石俱焚，會好過「不湯不水」。至於「中庸之道」這 4 個字，好像早已消失，甚少

見 諸公眾議論空間。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講的，早已不止局限於社會上某一個群體、界別之內。 

整個香港社會上上下下，官方民間、建制與非建制、青年與非青年，沒有哪一些人 

未有受到感染（自問自己也包括在內）。互數不是，乃目前社會上除了「玩手機」 

以外最受歡迎的玩意。網上遍地開花，網下亦不遑多讓。而且，這種精神狀態會互 

為感染，在你一言、我一語的過程之中，不知不覺之間不斷升級，愈演愈烈。當大 

家都變為同類人之後，就更覺得這些做法、說法都很合理。  

坦白說，對於這個社會文化環境，覺得有點陌生。  

以前，老人家會講一句：何必呢？那不一定關於誰是誰非，而是可否用另一種方法 

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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